
挖去了眼睛 见到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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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编京剧《凤氏彝兰》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戏剧将笼

统提倡“写人性”“向内转”升华到必然与自由这个哲学、美学、艺术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眼睛真实

云南省京剧院演出的新编京剧《凤氏彝兰》(编

剧李莉、佳倍、导演张树勇)，是一出很特别的戏。它

那奇特的故事，奇特的人物、奇特的结局以及有强大

张力的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和充溢在全剧中的生命

激情，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一看剧名，人们便知道是描写少数民族的戏。

长期以来，写少数民族的戏总是摆脱不了民族团结，

民族进步的思维定势。但《凤氏彝兰》这出新编京剧

却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人们看到了一

个彝族女士司的灵魂深处的惨痛。从而，使这部作

品真正进入了以个体为单位，以灵魂拯救为旨归的

艺术真境之中。

清末民初，落魄的汉人秀才赵明德，孤身逃至云

南高寒地区的彝族山寨，被土司凤世雄收留，作为土

司府师爷到坟山修刻碑文，与看坟女娃子叶子渐生

情愫，二人求凤世雄赐婚。凤世雄唾涎叶子美色，欲

杀赵霸占叶子。叶子为保全赵的性命，被迫屈从成

了九姨太，改名风彝兰。六年后凤世雄死了，众姨太

为夺权联合起来害凤彝兰，逼得她在反抗时误杀了

自己的幼子，并被迫亡命天涯。后来在赵明德的帮

助下，借助土匪力量，夺回大权，坐上了土司宝座。

过去那几濒于绝境的苦难使这个女土司产生了强烈

的权力欲望，致使赵明德无法平等地与她相处。

十六年后，凤彝兰当年在亡命途中产下的女婴

已长大成人，名为凤英子。英子深深的暗恋着十几

年来一直把她教养成人的师爷赵明德，而赵却苦苦

地思念着当年的叶子、现今的女土司。在一次狂饮

烂醉中，他误把英子当成了叶子并与之陷入爱河。

当他酒醒后发现铸成大错时，用彝兰手中的刀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 、

又过了多少年，凤彝兰垂垂老矣，眼睛也瞎了，

她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有那支当年的情歌，浓缩着她

的全部欢乐与悔恨。

恐怕只有少数民族的性格中才会孕育出这样一

个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据说这个戏是有

历史原型的。但是，人们不难发现，这个戏中主公的

全部灵魂世界却只可能是作家笔下的创造。因为。

我们看到主人公凤彝兰的境遇和人生况味是那样的

典型，那样的发人深省，使人看后禁不住要扪心自

问，你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凤氏彝兰。

人一生下来，就掉在权力、金钱、弱肉强食这个

社会必然性的河流之中而不得自由。象叶子这样的

奴隶娃子不仅被剥夺了肉体的自由，还被剥夺了灵

魂的自由，她连赵明德师爷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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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以牺牲爱情做九姨太来换取她与赵师爷二人

生命的苟存。这巨大的痛苦使叶子误以为只要夺取

了权位就会改变一切，就会获得所有的自由。她不

懂得在这个权力、金钱、弱肉强食的社会必然性河流

中的入，没有一个是自由的，无论是权力者还是无权

者!而懦弱的汉族师爷赵明德不但没有能够提供先

进的思想为叶子找到出路，相反又让作为九姨太的

叶子以每年十万两饷银为条件，请土匪来帮助夺回

土司宝座，从而使凤彝兰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她为

了维持这个宝座，一方面要每年向土匪送贡银，另一

方面则又必须欺榨下面的百姓奴隶；为了维持这个

宝座，她不能与师爷成亲，失去了她心中最宝贵的爱

情；为了维持这个宝座，她的女儿英子差一点被土匪

抓去当压寨夫入以替代那十万饷银；为了维持这个

宝座，她处在层层的重围之中，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当她以主人的身份打了她当年的恋人赵师爷时，女

儿蹇子冲到她面前恨恨地骂她“你是个坏人!坏

人!”这时的彝兰才开始猛醒，她自语道：

坏人!谁是坏人?我!谁敢说我是坏

人?女儿?竟然是我的亲生女儿!不，我不

是坏人!我从来就不是坏人!不错，这十六

年来，我打过人，骂过人，还逼杀过人。可那

时被逼的⋯⋯谁?谁在逼我?是谁在逼

我?!为什么在我身边总有一层看不见的魔

力主宰着我的一切!它让我违背自己的心

愿!它让我一天一天变坏!我没有办法不听

从它，就像我没有办法不听从自己一样!天

哪，我一定是中了魔法了啊!(第四场)

这就是彝兰的灵魂的极限运动，它已经触及到

了问题的实质。那一层看不见的主宰着彝兰一切的

魔力实际上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金钱、权力、弱

肉强食的社会必然性。正是这种人生下来活下去就

会受它支配的非常非常强大的宿命，使得她违背自

己心愿。一天一天变坏，使她没有办法不听从它。但

是，彝兰是不可能解释这个悲剧的，她只能将它归结

为“中了魔法”。而剧作家却只用了两句唱词便准确

地破译了这个人生之谜：“困权欲一生苦奔忙，空错

过半世好春光”(尾声)。在尾声中，我们看到美丽可

爱的叶子已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极苍老的瞎眼老太，

手中正摸索着编织着象征爱情的花环，这个花环当

年曾戴刭过赵师爷的脖子上。彝兰紧抱着夫君赵明

德的牌位，哼唱着当年的情歌凄凉地走去g q这正

应着了古希腊悲剧中的一句名言：“挖去了眼睛，才

见到了真实。”

象彝兰这样深刻的灵魂自白，象这样惨痛的性

格悲剧结局在近年的戏剧作品中，已经开始多起来

了。它说明我们的一些有识见的剧作家已经开始越
来越看清了戏剧的最高任务是塑造人物性格，人的

灵魂中的不自由以及揭示通向灵魂自由的光明之

路，从而将笼统的提倡“写人性”“向内转”升化到必

然与自由这个哲学、美学、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一点

即使同姐妹艺术如小说、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等创

作相比，也是居领先地位的。

除了这主题的深刻和主人公性格塑造的丰富性

外，《凤氏彝兰》这出新编京剧还有许多看点。如赵

明德酒醉后与英子、叶子三人一起周旋，误把英子当

叶子的一场戏奇特又好看。但这不是剧作家用以廉

价招睐观众的手段，而是主人公彝兰的灵魂的外化。

英子在剧中名为彝兰的女儿，实际上就是当年的叶

子，或者是现在彝兰灵魂中的另一面。彝兰在旁看

英子与赵明德的恋情实际上就是审视自己的内心。

另外，在剧中死到临头都没有一丝表情的老女奴麦

子以及扬言要看彝兰好戏的土司府总管黑介，都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后者。在第三场，黑介

有一段话说：“奴才平生有一顼嗜好，就是观赏别人

的痛苦和悲惨。只要看到别人比我更苦、更惨，我这

心里头就比喝醉了米酒还痛快。”两三句台词就把一

个阉人总管的极其阴暗的心理揭露了出来。黑介作

为矛盾的对立面，不仅贯穿了全戏，活跃了气氛，而

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如要活下去看好戏)，这样一

个次要人物作为彝兰的反衬是颇见剧作家功力的。

新编京剧《凤氏彝兰》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是全

剧戏剧冲突的力度。而这种力度完全是主人公灵魂

冲突的力度派生出来的。如当年竹子为赵明德向凤

世雄求情到后来英子为赵师爷向凤彝兰求情，这两

个隔了十六年的情景，剧作家将它们处理得如出一

辙，无论是语言，氛围、人物的行动都极为相似。这

不仅加强了全剧的戏剧性，也大大地增强了对凤彝

兰批判的力度。再有全剧充满着地方色彩和少数民

族特色的热辣辣的语言，以及为探索人物灵魂而设

置的大段唱腔，都使得这出新编京剧更有特色，更具

戏曲风采，更能满足戏迷的“戏瘾”和观众的欣赏需

求。

(编辑三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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